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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大幕初启，江海潮生
夏末的最后一场雨来得尤为猛烈。天空上如棉枕般柔软而又宽大的阴云，酝酿着世界上声势最为浩大的力量之一。它无声无息地降下，磅礴的暴雨中亦包含着生的希望。不难想象，在这场天地的盛宴后，又会有无数顽强的生灵出现，用千万种不同的语言共同谱写生命的赞歌。
暴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后清新的空气中已不存在丝毫属于夏日的燥热。转凉的天气预示秋日的到来，田边的小孩玩累了，不顾地面仍然潮湿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眺望着大人们在田里来回忙碌着。连绵的碧绿中，一派欣欣向荣。秋风吹过，孩童的眼中仿佛已经看到不久后，田地里金黄色的麦浪涌动，那是农人一家生的希望。
青柳镇东头六亩田地都属老张头所有，他今年已七十有余，腿也跛了一条。体力却全然不随年岁增长而衰减，精神反而逆着老天爷似的日渐充沛。每日自晨鸡报晓前，直至夕阳落山后，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出现在田间。
下过雨的田里积了不少泥水，老张头正忙于照料这些脆弱的作物。
一个年约十六七的青年趟过积水，来到老张头面前，伸手打个招呼，说道：“张叔，这场暴雨来得凶，我想着您可能需要帮忙，就来看看。”
老张头看清来人，眼里闪过笑意。手上不停，侧身说道：“陈娃子，贼老天这场雨下得也忒大，老头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啦。你可来的正好，来帮老头子把这条水道给通了。”
原来老张头的几个子女很早前就已死在了战乱中，连子嗣也未能留下。他的老伴也已去世两年。邻里同情他的遭遇，常常来帮他分担一些，起先老张头总是拒绝，但总还是拦不住这些好意，于是常常做些糖糕，送给来帮忙的人。他也因此在孩子中颇有声名，总有些小孩叽叽喳喳地来帮忙。老张头看到孩子们，枯瘦的脸上也会偷偷绽出喜悦的纹路。
青年名叫陈易心，尚在襁褓时便随父母搬来青柳镇，家里以砍柴为生。初搬来那段时间，家里受了村里人很多照顾，一次陈易心染了重病，几位村民连夜上山采下药草熬成药汤，才救下了他的性命。父母常常教导要知恩图报，是以到了能干活的年纪后陈易心总是在闲时帮助邻里乡亲。
陈易心解下背上的锄头，看了一眼开到一半的水沟，于是点了点头，加入其中。有了年轻人的加入，效率一下高了许多，老张头也不由感叹：“不服老真是不行啊，若是十年前这点小事我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做完。这次还好有你在，不然老头子的田可就要遭殃咯。”
陈易心不假思索道：“易心幼时，家里蒙受您与乡亲们诸多照顾。自当报答此番恩情。”
老张头看着青年在身侧劳作的身影，雨云尚未散尽，空气尚有些昏暗。他眼神一阵恍惚，忽然回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儿子，心下也落寞了几分，沉默着挥舞锄头。陈易心本就不爱言语，见老张头不说话，也就继续埋头苦干。
过了一会，老张头又开口道：“陈娃子，你也成年了，是时候该娶个媳妇了。老余家雪丫头自小与你青梅竹马，也是门当户对，不如早些成婚吧。”陈易心心里一动，想起那鲜花般明媚、白雪般纯洁的女孩，脸不由红了。他抬起头与老张头对视，只见老张头眼中洋溢着慈爱。
陈易心说道：“小雪妹子很好，只是…只是总得等我爹和余叔同意了再说。”
老张头看着羞涩的少年，经过多年的往来，知其老实恳切、善良大度，只是嘴上有些笨拙，心中已将其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般，便道：“你是村里最好的小伙子，力气大，身体也壮实，像头小牛犊一样。最重要的是你俩情投意合，老余肯定也满意你的。他要敢拒绝，老头子我晚上就上他家灌他酒去。给他灌醉了你俩小娃子就直接成亲，看他还能怎么办。”
陈易心急忙道：“余叔一向待我很好，怎能…怎能这样。小雪妹子肯定也不希望这样。”
老张头哈哈大笑，正要接着劝，田边突然奔来一条大汉，口中喊着：“小陈！小陈！你在这吗？”
陈易心回头看去，看到大汉后回道：“倪叔早啊，有事吗？”
倪叔跳进田里，溅起一摊泥水。他侧过身，将缚在背上的木凳给陈易心看，说道：“俺家里板凳烂了，于是去你家要条木料做个新的。你爹在屋里，叫你娘给我直接拿了个板凳给我。可帮俺省了不少事了，回头在山上给你们家打两头兔子。”
大汉自顾自说了一通后，停顿了下，才想起什么似的，挠挠头道：“你爹让我找到你跟你说一声，让你回家一趟。我寻思你可能在老张这，于是就来了，你果然在。”倪叔探下身子，低声说：“你爹似乎有些身体不适，没什么事吧。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招呼。”陈易心点点头表示感谢，跟老张头道别后匆匆离开。
老张头望着年轻人远去的方向，喃喃道：“这孩子真像小五啊…”
倪叔看老张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那位一向坚韧的老头似乎陡然被岁月抽去了脊梁，挺直的身板也略微佝偻了几分，不由问道：“张叔，怎么了吗？”随即忽然醒悟道：“是不是小陈把你家的锄头拿走了，没家伙用了。我家离得近，正好有个闲置的，给您拿过来？”
老张头回过神，无奈地瞟了大汉一眼，拾起倒在一旁被泥水淹没的锄头，用更小的声音自言自语道：“为啥总感觉之后再也见不到陈娃子了…咳咳…人老了，天天胡思乱想…”
陈易心匆忙赶回家，一手推开木门，幽深的黑暗扑面而来。他在门口顿了顿，屋里传来一阵轻咳，随后一个略显中气不足的声音道：“易心，进来吧。我已无大碍，只是暂时见不得光。”
陈易心迈步走入房中，微微掩上房门。房间并不大，没有点烛，几处开的小窗也被封死。他顺着记忆摸黑走到床边，隐约看到父亲躺在床上，母亲坐在一旁。她开口招呼道：“心儿，你父亲的病只是旧疾突发，现已好得差不多了。”声音略颤，陈易心只当是父亲苏醒，母亲心里激动，并未多想。
陈父忽打断道：“行医的鹊大夫来过一趟，他开了个方子，服了后修养几天就会好了。不过现在还差了几味药，村里也没有储备。我记得你之前找到了处药谷，那里应当都有。我不便行动，就交给你了。铃儿，把单子给他吧。”
自陈易心能挥动斧头起，陈父便对他要求严格。教会他砍树的方法后常常要求他独自上山伐树，告诉他不能忘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。在严苛的训练下，陈易心的体魄完全不输于村里的任何一个汉子。这处药谷也是他曾经一次偶然发现的，谷内各种药草都有。陈易心在独自上山前也得到父亲的指导，能够辨析一些常见的草药，于是经常到谷中采集一些药草以备不时之需。
陈易心犹疑间，母亲已递过了一张纸。在门外光芒映照下，陈易心看到纸上写着十几行小字，略略一瞥，大概都是曾在那山谷中见过的。他犹豫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父亲…您的病…”停顿一下后，续道：“…没事了吧？”
陈父闻言，勉力从床上支起身子，宽厚的手掌拍了拍儿子，道：“已经没事了。只是从此之后，我的身体就不足以上山了。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次是对你的最后一个考验，若是你能够找齐这些草药，就意味着你已经是个足以独当一面的汉子了，足以支撑起你的家庭。”他指了指床边的墙，墙上面挂着一柄套在皮革包里的斧，随后道：“这次，你带着我的斧头去，回来后，这家伙就传给你了。你就是老陈家第二十七代传人。”
陈易心心里一动。父亲曾数次说过，这柄斧头是从陈家先祖一直传下来的，只有每一代最优秀的传人才有资格使用。以前，它都只有父亲才能使用，因此陈易心一直对其十分敬重。如今，这柄象征传承的斧终于将要传到他的手中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。
陈易心将斧子从墙上取下，从包中拔出。与想象中不同，这件完全由金属融成的器具入手并不沉重，只和平时使的木斧重量相似。捏紧斧柄，其上有几道细微凹陷的纹路，正好可让手指嵌入。斧面在寸许微光映照下，闪烁着寒芒。陈易心握着冰凉的斧子，心头的炽热却难以抑制。
陈父轻轻推了陈易心一把，陈易心转过头，看向父母。陈母将纸条和一个装着干粮的包递给他，拍了拍儿子的手背，道：“孩子，去吧！去走上你的道路，奔向你的未来吧！”
陈易心含泪收回手，他似乎克服了胆怯，大声问道：“父亲，母亲，我喜欢小雪妹子很久了，这次回来，我可以娶她为妻吗？”
黑暗里，父亲坚定的声音传来：“孩子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，你想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都由你来决定，不要再依赖我们了。但你记住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做了什么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去吧，心儿！”
陈易心点点头，将斧子及包背在背上，大步走出了屋门。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，他回过头，看向那片温暖的黑暗，随后转身，走入光明，身影消失在明亮的远方。
陈母沉默着关上房门，屋里再次陷入了死寂。过了片刻，断断续续的哭声刺破了安静。
陈母的眼睛里不知何时已积满了晶莹的水珠，她伏在塌边，努力抑制着悲伤。
陈父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长发。曾经，在这满头青丝尚短之时，他们就曾相偎相依，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。而今，发已枯，花容亦不复。他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铃儿，这些年，苦了你了。”
陈母的话语在呜咽声中挤出：“龙哥…心儿真的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…当年我们并肩就能对抗整个江湖…所有想杀我们的人最后都死了…我们一定能护住他的…”
陈父的手捋过发梢，沉声道：“心儿的性格你知道，他若是跟着我们，只会害了他。只有让他摆脱你我的阴影，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才是对他最好的结果。况且，葛老的能力和为人你知道，将心儿交给他你和我都放心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那些贼子尽数挡下，不让他们有机会再将心儿拖入漩涡。”
陈母哭声渐息，她抬起头，目光与爱人相对：“龙哥，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？”
陈父点点头，从床上轻轻翻下，披好衣服：“嗯，既然过去的仇人阴魂不散，那就让天下再次想起你我的名字。”
陈母拭去泪水，眼眸中绽出坚定，那是被遗忘了许久的，一名侠客才拥有的舍我其谁的意气，而其中又融入了几分属于母亲的温柔。她从角落取出两柄长斧，收敛起悲伤，握住陈父的手，道：“嗯，就让那些伪君子想起诡蝠邪侣吧。”
那一日，一个少年奔入江湖，一对侠侣重归江湖。一幕大戏，在一场暴雨后缓缓拉开。



